
农夫： 作为成都市作协主席，请
简要介绍下成都市近年来的文学创
作情况。

熊焱：近年来成都的文学创作取
得了丰硕成果，既推出了一大批艺术
精湛的良篇佳构，又在全国文学奖项
中屡屡斩获殊荣， 尤其是在诗歌、儿
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方面成
绩喜人，在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 60
岁以上的老作家们，像梁平、裘山山、
杨红樱、何大草等依然保持着惊人的
创作活力，而且还在不断创新，持续
突破；蒋蓝、卢一萍、洁尘、凸凹、麦
子、袁远、王棵、马嘶、彭柳蓉等作家
佳作迭出，影响日深；在 45 岁以下的
青年作家队伍中，像王林柏、贾煜、谢
云宁、程婧波、罗铖、吴小虫、王棘、余
幼幼、甄明哲、许晓敏、卢鑫、唐一惟、
刘锦孜、芷淇等作家朝气蓬勃，渐渐
成为成都文学的中坚力量。 当然，名
单太长，就不一一列举。 每一次列举
名单，都一定是挂一漏万。 还有很多
优秀的成都作家，我在这里没有把他
们的名字列出来，但对他们我始终心
怀敬意，也由衷感谢他们对成都文学
事业做出的贡献。 成绩固然可喜，但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着很
多不足，一是长篇小说的创作队伍还
不够庞大，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小说家和长篇小说力作还比较少；二
是我们获得的文学荣誉还不够响亮，
比如像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成
都作家已经有很多年无人问鼎了。 尽
管奖项不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唯一标
准，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失也说明我
们还存在诸多问题。 三是年轻队伍的
成长速度相对缓慢，在全国拔尖的相
对较少， 这大概与成都相对安逸、舒
适的生活方式有关，让年轻作家容易

满足，缺乏一种狠劲。 当然，青年人的
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并非是批
评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勤奋一
点，再对自己狠一点。

农夫：请谈谈你对诗歌和小说的理
解，或者由诗歌转向小说写作的初衷。

熊焱 ：要谈诗歌和小说，不限定
某一个范畴的话，那这个话题就太大
了。 在古代，诗歌的地位远在小说之
上，代表着雅正、高贵、严肃的审美，
是抒情言志，表现性情、胸襟和情怀
的。 而小说在那时候是难登大雅之堂
的，但它记录历史，保存细节，还原生
活的肌理。 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
来，小说慢慢地成长为一种重要的文
体，在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最大、受众
最广的文体。 它宏大的表达模式、广
阔的叙事空间，是诗歌所不及的。 这
就是我今后要花一些时间来写作小
说的重要原因。 不过，我并不是由诗
歌转向小说， 因为我并不放弃诗歌，
我仍然会花很多精力在诗上，只是小
说创作是我诗歌之外的新开拓，但不
再是玩票，而是真正地投入精力。

农夫 ：置身成都 ，您觉得这座城
市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熊焱：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
精神原乡，一般情况下它既包含童年
生活的故乡，也包含自己所热爱的那
个生活之地。 我在成都生活了二十多
年， 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
乡，她的精神气质、生活美学，都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影响着我的写
作。 但要具体地说影响到哪些方面，
这个还真不好说。 因为这种影响是润
物无声的，是一点点地融入进血液里

的。 每一次从外地回来，无论是飞机
落地，还是高铁到站，心里都有一种
踏实感，一种熟稔的亲切感，这便是
回家的感受。 而每一次写作都是在调
动我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就必
然与我在成都生活的感受息息相关。

农夫：成都市作协近年来有哪些
具体举措？

熊焱 ：在市文联的领导下，成都
市作协为推动成都文学高质量发
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核心是“出
精品，出人才”。一是打造文学品牌，

主要是活动品牌和奖项品牌。 持续
举办了“成都国际诗歌周”“华语青
年作家写作营”等品牌活动，去年又
新增了“成都国际文学月”活动，且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些活动都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营造了浓郁
的文学氛围。 持续举办了“华语青年
作家奖”“草堂诗歌奖”。 这两个奖
项已经成为极具含金量和影响力的
文学奖项。 二是以《青年作家》《草
堂》为载体，刊发成都作家的精品力
作， 扶持成都的青年作家。 尤其是
《青年作家》 与 《四川文学》 开展
“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有力地助
推了一批成都青年作家的成长。 三
是以成都文学院为平台， 每年签约
十几位成都作家，推出精品力作。 重
要的是我们相对开放和包容， 面向
全国，签约了不少外地的优秀作家。
以后会适度向长篇小说的签约倾斜
一点。 此外就是一些不定期的小活
动和相关工作，比如“作家回家”、
读书学习、 年度文学报告的撰写和
发布。 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有亮点，
有特色，有成效，但同样也有很多不
足，比如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程
度还不够。 但我们会努力，争取把工
作做得更好。

农夫：你怎样看待作家的自我成
长与超越？

熊焱： 略萨在谈到文学抱负的时
候说：“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
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 那时他才有
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 才有可能写出
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 ”福克纳在
诺尔贝文学奖的获奖感言表示， 他觉
得诺奖不是授予他的， 而是授予人类
一辈子精神烦恼中的劳动。 大作家们

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写作需
要勤奋，需要恒久的耐力。每个作家的
成长都是靠自我的努力， 这就要求多
读、多写、多思考。 从初学者到成为一
个技术娴熟、 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写
作者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在写作的长
路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和超越。

农夫：在当下年代，文学创作与个
人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

熊焱： 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是密
不可分的，脱离了个人生活，就不可能
有文学创作。 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 这就提醒了我们，我
们文学的创作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
抄，尤其是当下这个快节奏、大变革的
时代， 我们往往被生活五光十色的表
象所迷惑，而看不清生活内部的真相。
这就要求我们的写作，要具有当代性
意识。 何为当代性？ 用意大利哲学家
阿甘本的话说，当代性就是一种与自
己时代的奇特关系，他既依附于这个
时代， 同时又要与这个时代保持距
离。 他不仅在空间上与当下拉开距
离，同时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回望过
去。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写作在深入
生活的同时，又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
保持距离，要在适当的时刻从生活中
抽身而出， 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审视，
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回眺，这样才能更
好地观察、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凝望
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经历的
生活。 这要求我们要把看到的、感知
到的生活，通过生命内在的经验转化
为文学的经验，这是一个归纳、整理、
分析和提炼的过程，涉及到怎么写的
问题。 怎么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
题，更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是美学价
值观的问题。 而美学价值观又恰恰
决定了作品的趣味和品位。

熊焱 ，1980 年生 ，
贵州瓮安人。 曾获华文
青年诗人奖、 陈子昂诗
歌奖、艾青诗歌奖、茅盾
新人奖等奖项。 著有诗
集 4部、长篇小说 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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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
的诗

一个柔弱的女子，居然是电焊工，

常年工作在岩石参差、烈日风吹、险情

环生的采石场上。 这种工作环境，一

般女子极难忍受，而出生于南充的温

馨，一干就是多年，整天与岩石、机车

为伍，在轰鸣与撞击声中，进行着另

一种境域的现实生活。 攀枝花是以南

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四季几无

差别，旱雨季倒是泾渭分明，日照充

足、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等特点。

很难想象， 作为女子的温馨是

如何进行日常工作的。 然而，所幸温

馨是一位诗人。 诗人是这个世界上

最富有热情与想象力的人群， 也是

善于制造 “场景”“意境” 的非凡之

人， 更能够以文字和艺术创作的形

式， 发表对这个世界乃至万事万物

的各种意见和主张， 也可以对世道

人心及人性幽微进行深刻的洞察 、

发现。 我敢说，温馨这样的女诗人，

就其工作和生活的特别性而言 ，放

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然而，作为一个诗人，仅仅做到

这一点，远远不够。 诗人乃至文学艺

术的天职是创造和创新， 是立于大

地一隅对万千事物的情感审视与肌

理性的解剖， 是基于自我的内心感

觉与俗世经验乃至情感与思想的恰

切传达。 在诗歌写作中，温馨很好地

把握了这一点 ，既以 “我 ”之个体而

进行一种“此时我在”的诗歌书写与

艺术创造， 又能用具有独特质地的

诗歌给予更多人事更多的抚慰和关

照。 如果非要说温馨诗歌的总体特

点，那就是“攀西裂谷中的清丽婉转

与激越深沉， 面向自我与世界的大

地书写和丰饶内心呈现”。

2024 年 1 期《诗刊》以头条形式

推出了温馨的诗歌近作 《采石场 》，

2024 年 1 月 21 日《文艺报》刊载了

著名诗歌评论家霍俊明与对温馨的

诗歌创作对话。 为更好地推介本省作

家、 诗人和服务作品作家，《四川作

家·蜀山文学月报》联系了温馨，刊载

其一组工业题材诗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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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床

它还在角落里
一个姿势保持了几十年
习惯了冷落和锈蚀

但现在它还能用
钻出的孔依然闪烁着亮点
50载啊！ 人间多少沧桑
密密麻麻的钻眼里，
储存了多少红尘旧事

刚上班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就喜欢在一块铁板上钻孔
尖锐的嗤嗤声中，一颗时间的螺丝钉
固定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它是父辈安装在厂房里的
人生过半，我也老了
还在向岁月的深度迈进
一木成一器，一铁成一器
自然的表象下蕴藏着厚重的内涵
仿若与我有关，又仿若
与我无关

厂房里的液压表

画家，把笔，探进压力表时
油管动了动

画家的笔下
断裂的油管已接通，液压油在管内流动
“突突”地声音，像是表述自己被我们
忽略的委屈
也像是对生活的一种表态

我反复地跑进厂房确认
油管断裂，并相互缠绕在一起
厚厚的油污裹着厚厚的灰尘
像是被生活压迫在泥淖里的人，在挣扎

现在，它在画家的笔下已完成蜕变
重新打造了一个自我吗
我开始思索，那一排排油管中
我该接通哪一根油管， 让液压油在油
管里发出水的响声，让压力表的指针暴动
可我不能假装读不懂这个压力表啊
它的指针确实指向了零

穿梭在厂房里的手推车

不撞击东边的减速箱
也没磕碰到西边堆放的闸瓦
手推车，就像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大哥
穿梭在阴暗，潮湿，锈迹斑斑的厂房里

电焊机，氧气瓶……通通扛上
在这个厂房里
我就像一朵小花似的呵护着，保护着它

它石头一样坚守着时间
俯瞰任何艰难和困苦
焊花与火焰，安全与责任，苍天与大地
都拴在心头

是的，我心中始终循环着一股力量
抵达心口的时候，我决定写首诗
描绘出工业的画卷，
用矿山里最硬气的手推车

采场上，休息的时候

他们抢我的书，手指绕我长发
他们个个趾高气扬，学我语气
吟诵：“我知道你在后院偷我的红果，
我按住不说”
我骂他们苦命人，有活时，
累得伸不直腰
没活时，闲得慌。 他们大笑，
把头望向山顶
那黑黝黝的地方。 当然，我也是

矿粉又扬起……
采场上，已疯传买断工龄，一刀切的事
生活是个漏洞，身悬其中

残阳如扫帚，边坡上，
似乎有岩石在滚动
他们往下移了移，尽量贴紧矿石
我也移了移

采场上，风掀开我的铁皮屋

呜......呜......，深夜造访的风
门打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

而我，却无动于衷
恐吓或警告，都是白搭

就像乌鸦合起翅膀，用尖喙
把自己的羽毛重新梳理了一遍，我身上
所有的黑，都坦坦荡荡

管他什么噼里啪啦，风掀开屋顶时
我正在背诵杜甫的那首《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

厂房里的向日葵

我从枯萎的光明中，抬起头来
向日葵就开花了

它身体扭曲，而向着太阳的脸
金黄，纯净
我不知道

在铁与石，火与泥之间，它是怎样的挣扎
我毫不犹豫移除了它身上的钢丝绳
我的手上沾满油污、泥尘
向日葵的花盘依旧洁净如洗
我可以用它叛逆执拗的火焰
沸腾我的血液，在钢铁之上
铺一方锦瑟年华

从冰冷到热烈，一朵花自有它的肯定
它不紧不慢，移动花盘，生长稚嫩坚硬
的果实，
阴影里，也带着光明所
密布的希望

而我和它的和弦，就是努力追着太阳
把灿烂拉长，增重

飞虫，或人生

时间指向零点
我的脚步沉重，前方的探照灯
越来越亮了

一条路
在脚下分岔，衍生出无数条
光明的路

探照灯下
各种各样的飞虫，光明的漩涡里浮沉
落在了我的身上

地上也铺满了
飞虫的尸体，但今夜，我捉不住
其中的一只翅膀

漆黑的采场
暗藏数不清的生灵，与飞虫一起振翅的
还有我

照相

他抖了抖身上的粉尘
然后裂开了嘴

这正是他笑容明媚的时候
太阳刚升起来，他却说，今年要改革
他走定了

我没有说话
只是不断地调整镜头， 想让那辽阔迷
茫的背景
变得更清晰一点

把他置身于电铲边，钻机前，孔洞旁
或站，或蹲，或正在干活，他的笑容饱满
幸福，像一朵花
不会在岁月中枯萎

没有风，镜头里，他越走越小
深蓝的天空下，如一粒漂浮的尘埃
我没有追上他

竞聘

时间的外壳已悄然脱落
显露出生硬、无情

去留一张纸上，命运
也在一张纸上

密密麻麻的名字，似风中翻涌的矿石
沸腾，又静止

说得好好的，要和矿山相依为命
八月初的门一打开，便有飞沙走石
迎面袭来

带走了他们，我恨自己一直沉默着
我怎么就这样无动于衷，
怎么这样有定力呢

规则，哪有什么规则
真想跳起来甩一耳光出去
可我，至始至终没找着那张狡诈的脸

采场上，一块长角的矿石

都说是朝霞，矿山顶上
它吟诵成落日

都说是祸患，垮塌的石头
它呈现出山的骨骼

路边的巴茅，都说可以安享晚年
它知道那里有叫不出声的疼痛

肯定有什么异物潜伏在它的体内
那凸出的棱角，就是铁证

棱角分明的矿石，一部分深入大地，
抱紧泥土
一部分承受风吹雨打，岁月侵蚀
带来的剥落、践踏

粉尘，油污，雨水大量聚集在它的表面
这肮脏，多么辽阔，厚重

俯下身，只有低到尘埃里的人
才能触摸到它的棱角， 以及棱角里干
净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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